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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是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发展的新形态，以数据要素化、人工智能融合等为关键特征，正推动产业

范式重构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在发展趋势上，新质生产力展现出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特点，其

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交叠低边际成本、非排他性与排他性并存、交互即时性与正外部性叠

加、产权清晰化助推规模报酬递增等特性，这些特性使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从内在逻辑看，“十五五”时期数据要素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体现在产能融合与智

能决策、组织架构与资源配置模式变革、数据资产价值效应等方面。数据要素化促使产能融合从传统产

业协作迈向跨领域智能协同，决策模式从经验主导转向智能驱动；组织架构从层级制向扁平化、网络化

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被动适配到主动优化，生产模式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定制化生产过渡；数据资

产的价值创造通过乘数效应、网络效应与协同效应实现。在人工智能融合下，数据要素从管理决策、生

产流程、产业结构、供应链体系等多维度引致产业范式重构。在实践进路方面，为推动“十五五”时期新

质生产力发展，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拓展劳动对象范围，深化数据

要素应用；优化创新创业政策环境与国家治理模式；有序推进产业协同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这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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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在数字时代实现高质

量发展，推动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49；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1-0029-12

人类社会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都与技术变革和要素升级深度耦合。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发展，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

展，推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催生了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1］。数

字时代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全新场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融合应用，重构了

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其中，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的深度耦合，拓展了生产可能

性边界。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

基础［2］。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融合的鲜明特征，其发展不仅关

乎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更深刻影响着产业范式、生产关系和治理模式的重构。

“十五五”时期，通过落实创新育新战略催生新质生产力成为重中之重，数据要素化形成的量子

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技术等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成为再造下一轮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底座，

构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需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急切的现实需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进而以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3］。因此，本文立足数字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

以现有研究为基础，首先界定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与特征，进而重点分析人工智能融合

下数据要素驱动产业范式重构的多重向度，最后提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路径，以

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

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为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交融。在现实经济生产中，

这种深度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术聚合或要素堆叠，而是能引起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产业结构的系统

性调整和全方位变革［4］。就生产方式而言，数智融合的发展模式可驱动生产由标准化、规模化向个

性化、柔性化的方向转变。生产企业可依据用户数据精准实现定向研发和定制生产［5］。家具企业

就是其中的优秀示范，家具业借助数字化平台合理采集用户需求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优化设计

和生产流程，做到小批量定制的个性化，为客户提供特色服务。就组织形态而言，数智融合可引导

企业组织的管理层级由垂直型向扁平化、网络化转型。数据要素化和 ICT技术应用使信息传递成本

与沟通协调成本大幅度降低，让企业乃至行业得以打破部门的隔阂，灵活高效的创新簇群得以形

成［6］。以下，笔者对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性展开系统剖析。

（一）非竞争性特性下的低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

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生产要素乃是数据，数据体现出典型的非竞争性质。这种非竞

争性指的是同一组数据在被多个主体同时采用时，其效用并不会降低［7］。此类特性打破了传统生

产要素稀缺性方面的限制，使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区别于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呈现

出显著的低成本优势。数据要素复制和传输的成本花费近乎为零，企业可以通过一次投入来实现

数据的多次复用，进而有效降低研发、生产及运营等经营活动的边际成本。在进行人工智能工具融

合应用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进程虽然需高额的初始投入，但模型训练好后可进行海量的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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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投放分析，其服务规模扩容的边际成本极低，大规模运用数据挖掘带来的投资回报比极高。

低成本优势不仅体现在对数据要素本身的利用上，更通过与传统要素融合让其要素价值的增

值效应无限放大。数据要素在与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组合后，可以拉动传统生产要素实现“高效

化、新质化”的蜕变，使资本呈现“智能化”特性，劳动呈现“数智化”特性，由此冲破边际报酬递减的

固有限制［8］。例如，索菲亚的现实实践表明，依靠数据要素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企业可大幅降低

对专业工人的依赖程度，进而减少生产操作开支［9］。故此，非竞争特性造就的低成本优势，可让以

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凭借更高效率实现规模扩张，形成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二）非排他性数据产品与排他性数据产品并存

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在要素利用时呈现出非排他性与排他性共同存在的双重特性。在以

政府为代表的公开数据库建设中，数据要素使用呈现“开源、开放”的特点。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呈

现出其无法被完全独占的表征。尤其处于互联网公域环境时，数据的传播呈现高度共享的特性，未

得允许的使用将无法被彻底禁止。这种特性会引导创新要素进行高速流动与广域共享，让不同创

新主体可基于同一数据资源进行联合创新，使技术扩散与产业升级加速。因此，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可提升区域的创新水平，为企业创新给予低成本的数据支撑力。

在企业私域流量或私有云数据体系中，垄断寡头企业为了保护自身的竞争优势，往往对独家数

据库或代码集进行访问设限。数据要素的排他性借由技术手段与制度设计得以实现，企业采用数

据加密、身份验证、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来守护核心数据资产，防止未经授权的取用。从制度这一

维度，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提升为数据要素的排他性提供了法律后盾，让企业可借助数据确权、定

价达成价值变现。北京数据交易所采用的“数据可运用但不可见，用途可把控可计量”交易模式，正

是这种双重属性的典型凸显，既维持了数据的流动共享，又保障了数据所属者的合法权益，这种并

存特点让新质生产力可以在推动创新传播的同时，保障创新主体的合理收益，实现创新活力和市场

秩序的平稳［10］。

（三）交互即时性与正外部性叠加放大乘数效应

随着新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拥有即时交互、即时交易的特

点。从现实范例看，在数据要素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摆脱了时空方面的限

制，全方位地实现了运维数据和交易数据的实时反馈与动态优化。依靠数字技术的支撑力量和数

字化赋能，相关企业可跨时空实时采集生产、市场、消费等多维度的数据，依靠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

析快速调整生产计划、优化供应链架构。智能制造企业还可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达成设备、生产

线、工厂间的互联互通，按照实时数据改进和调整生产流程，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种实时的交互

能力使新质生产力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动，增进资源分配功效。

即时交互特性和数据要素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了新质生产力的正外部性，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函

数后则呈现出经济价值随使用频率增加而不断叠加的特性。换言之，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会随着

使用范围的拓展与使用深度的加大而不断提高［11］。因此，数据要素的使用具有“干中学”的技术效

应，相关企业的数字化创新成果可借助数据共享和技术扩散的途径，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借鉴

范例，促进全行业产业链的技术发展升级［12］。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协同创新不仅可提升单个企业

的创新能力，还可凭借提升供应链韧性、拓展分析师的市场关注等路径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供应链

上下游企业实现协同创新发展。这种正外部性的累积促使新质生产力形成“创新—扩散—再创新”

的良性循环，加快我国现代化产业的整体升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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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权清晰化助推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特性

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优良特点。依托数据要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

保护，数据要素在现实生产中逐步体现出边际效益递增的属性。具体来看，依据科斯定理的相关理

论假说，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市场出清需要明确的产权安排作前提保障，明确知识产权和数字确权的

现实界定可激励企业在数据要素上加大投入与开发，企业能获得稳定生产并独享收益的良性预期。

基于此，企业将自发加快数据的合规流动与交易，促使数据要素在更大范围实现优化配置，市场要

素配置效率和经营主体活力进一步被激发。在政府监管侧，数字创新试验区等数字经济管理创新

实践凭借建立全面数据要素流通机制，能系统地厘清数据产权的归属，切实激活了企业的创新动

力，进一步拉动民营企业培育催生新质生产力［13］。
基于产权清晰化这一法律底座，新质生产力可充分施展规模报酬递增的优良特性。伴随数据

规模的增大和智能应用范围的延伸，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将产生倍增效应，使生产

效率实现指数级增长。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企业借助积累的大量数据要素，可不断优化算法模型、

提高数据产品及相关服务的质量，促成“数据—技术—效率”的积极循环。索菲亚的数字化转型实

践表明，凭借数据要素的不断投放与产权界定，企业可实现从要素重构到要素创收的优化升级，推

动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清晰的产权规划为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制度

后盾，让新质生产力冲破传统生产力的增长瓶颈和现有稳态，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二、“十五五”时期数据要素化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即时交互、正外部性、边际成本较低等优良特性，

因此，本文以数据要素化为核心线索，面向“十五五”时期的战略规划和前景要求，从产能融合和智

能决策、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模式、数据资产的价值效应三个维度，系统梳理数据要素融入人工智

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由此，本文将全面揭示数字时代下经营形态的转型途径、生产

模式的革新走向以及价值创造与增值的实现策略，为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提供理论参考

和实践启示。

（一）产能融合与智能决策：经营形态的转型路径

数据要素化推动产能融合从传统产业的简单协作迈向跨领域、全链条的智能协同，经营形态呈

现出从“要素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全面转型，该转型实践将智能决策当作企业数字赋能的核心手

段，凭借数据要素的深度渗透梯度逐级打破产业边界与技术壁垒，实现产能配置精准、高效状态的

达成。

从产业层面看，数据要素可以推动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数

智技术—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一体化产业生态格局的形成［14］。一方面，传统产业借助数据要素的

投入及要素组合优化配置可实现数智化及绿色化改造，如同制造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完成生产

全流程数据的整合，推动生产模式从“串行生产”逐步过渡到“并行制造”的现代化生产模式［15］。另

一方面，新兴产业可借助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和配置组合的优化效应迅速壮大，数字服务、智能制

造等产业借助数据驱动的精准匹配可改善供给质量。此外，未来产业借助数据要素的支撑将达成

前瞻性蓝海市场的超前布局，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领域借助大数据挖掘、边缘计算与高通量场

景模拟将批量跨越技术障碍。这种跨产业的产能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术聚合，而是借助数据要素的

流通共享和要素组合的优化配置，促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引

致需求”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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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策层面而言，数据要素经由“数据+算力+算法”的精准结合，引领了决策模式由经验主导过

渡到智能驱动的模式转换［16］。由此，数据要素驱动要素配置决策逐步走向梯度优化。在政府侧，通

过整合区域、产业等维度多样的数据，各地监管部门能实现要素投入、资源供给在更广阔范围内的

高效分配，为解决数字鸿沟等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提供先决条件［17］。在供应链上游，企业借助数据

要素投入层层递进搭建智能决策的闭环。借助对生产、销售、研发等数据的实时观测和复盘分析，

企业能灵活调整生产计划与经营方针［18］。在供应链下游，智能工厂借助算法对生产过程数据进行

持续挖掘，实现了设备运维、生产调度的自适应改良［19］。在消费侧，零售企业依靠消费行为数据进

行精准营销和库存管理，加大了对市场反应和市场弹性的响应程度，有效缩短了产品到消费端的响

应时长。这种智能决策模式不仅可以降低经营的不确定性，还能进一步推动经营形态从规模化供

给向个性化服务定制的模式过渡和转变，展现新质生产力的优质高效特性。

（二）组织架构与配置方式：生产模式的革新改造

数据要素化能引起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调整，推动组织架构自层级制向扁平化、网络化

过渡。由此，生产模式呈现智能、柔性、协同的革新走向，这种变革既是生产要素组合和产品组合的

优化，也是劳动分工与协作模式的重新组合。

从组织架构的层面看，数据要素消除了传统组织的时空限制和层级壁垒，推动造就了智能中枢

型、智能平台型、智能研发型等新型组织样式。第一，智能中枢型组织把算法作为核心的控制中心，

借助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动态分析，形成生产经营全流程的高效整合。第二，智能平台型组织借助数

字平台将跨领域、跨区域的生产要素整合，生成“灵活就业+协同生产”的新型劳动组织样式。第三，

智能研发型组织奉行“用算力生出算法，用数据优化算法”的逻辑，加快原创性技术研发与原始创新

的迭代步伐。总之，这些新型组织架构的共同特点为去中心化、协同化与智能化，依靠数据要素的

流转与共享，能促成组织内部和组织相互间的高效协作配合，增强资源分配和企业经营的现实

效能。

在要素配置这个范畴，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类别，与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深度

融合，驱动配置方式从“被动适配”过渡到“主动优化”。因为数据要素存在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等

相应特征，使其可以摆脱传统要素的稀缺性束缚，依靠“转换倍增”和“循环倍增”效应提升单一要素

价值及全要素生产率。就劳动力配置而言，数据要素化能驱动劳动力市场开展全过程的形态重塑。

例如，企业可依靠个性化教育及精准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素养，同时依靠岗位匹配平台做到人岗精

准衔接。就资本配置而言，数据要素让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促使资本往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数

字经济领域聚集，促使“耐心资本+技术创新”的协同驱动格局加速形成［20］。就技术配置而言，数据

要素可以推动技术扩散及迭代加速，推进技术创新从“智力密集型驱动”过渡到“数据密集型驱动”。

生产模式的革新还体现为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过渡到柔性化、定制化生产，数据要素让企业得

以精准地捕捉到消费者需求的异质性差别。依靠智能生产系统从设计、生产到交付全流程实现产

品的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企业能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创建虚拟生产系统，按照客户的要求实时变换

生产参数，实现小批量、多样化产品组合的高效生产。该生产模式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改善了产

品质量，充分增强了企业在市场适应方面的能力，全面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和高质量特质。

（三）数据资产的价值效应：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

数据要素化推动数据从要素资源转变为数据资产，采用独特的价值创造和增值模式，为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注入核心动力。数据资产的价值效应不仅体现为直接创造经济价值，更表现为经由要

素协同、技术创新等方式实现价值增值，创造“数据增值—技术创新—价值二轮增值”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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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进行价值创造，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价值创造模式的突破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

值论，活劳动是价值生成的唯一源头。而在数字时代下，数据要素借助提高劳动效率、扩大劳动对

象范围，间接拉动了价值创造能力。数据作为新时代新形态的劳动对象，其呈现出的规模经济性与

低边际成本特质，能让劳动对象从物理实体拓展到数字空间，造就“双重劳动对象”体系。数字从业

者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AI工具，对海量数据进行边缘计算和数据挖掘、系统分析及处

理，将数据要素转化成有效的资讯与知识，进而塑造出新型数字产品及产品服务。此外，数据平台

还能将企业数据整合形成新的价值外延和内容扩充，平台企业通过把用户行为数据加以整合处理，

开展个性化推荐服务与数字内容产品开发，实现价值复合创造的多元化格局［21］。
数据资产价值的增值主要通过乘数效应、网络效应与协同效应达成。具体看，数据要素的乘数

效应主要呈现为在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的过程中，优化资源分布、提升生产产出，进而实现全要素

生产率的几何级增长。在生产循环的阶段性过程中，数据要素通过与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有机结合

与优化配置，实现了单一要素价值的扩容与倍增。在下一轮的再生产进程中，前一轮生产形成的数

据资产能起到辅助后续生产进行的效果，形成了循环往复的倍增效应。同时，数据要素的网络效应

表现为用户潜在价值与数据规模成正比，这种规模递增的长尾效应吸引到更多用户加入数据生产

和数据复用的行列中，造就“数据持续增长—价值不断提升—数据继续增长”的循环累积效应。此

外，数据要素的协同效应则表现为跨领域、跨区域、跨层级的数据共享及协同合作，助力产业链、供

应链、创新链、人才链实现协同创新和配置优化，实现数据价值的共商、共享、共建。

数据资产价值的实现还依赖完善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市场机制。数据产权的清晰界定与利益

分配机制的完备，可激发数据供给者的主动性，促使数据要素在市场机制中实现高效流转与合理配

置。“十五五”时期，随着数据确权等基础治理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备，数据资产的定价、交易和增值机

制也会随之愈发成熟，助力数据要素从“隐性产出”转换为“显性价值”，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持续输

送和提供价值支撑。此外，数据资产的价值效应在绿色发展领域也有所体现。依靠数据驱动完成

能源优化配置、污染精准治理等落地项目，政府可以助力企业在现实商业模式中寻找经济价值和生

态价值的契合点，践行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目标。

三、人工智能融合下数据要素引致产业范式重构的逻辑向度

在“十五五”发展的新阶段，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的深度结合，正从管理决策、生产流程、产业结

构、供应链体系等多维度重新打造产业的生产范式。这种产业生产范式的现代化转变将带动新质

生产力由要素层面的量变聚合迈向体系层面的质效提升。这种范式重构并非高新技术的简单聚

合，而是凭借要素协同推进、流程再造整合、结构优化重组和模式创新改造，构建具备革命性变革的

产业发展新模式。

（一）数据驱动：人工智能赋能管理决策科学化

在传统管理决策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企业高管下达生产命令经常依赖于以往经验判断和有

限历史信息，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滞后、偏差量大、决策变量遗漏等现实局限。人工智能技

术和数据要素的协同结合，能推动管理决策自“经验驱动”过渡到“数据驱动”的范式，使决策达到科

学、精准与动态的高水平阶段［22］。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算法可对大量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实

时处理和逻辑运算，发掘数据背后的暗藏规律及潜在关联，为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提供扎实的数据后

盾。通过构建机器学习模型的数字化方法，相关企业可对市场需求、生产效率、风险状况等开展精

准预测，全方位布局和优化战略决策、资源配置和合规风险把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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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的丰裕性与人工智能内生的强大处理能力，消除了传统决策中信息不对称的知识壁

垒。具体而言，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能把产业链上下游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同时依靠人工智能

技术进行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享及协同分析，让决策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效益。此外，从组织

管理层面出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带动管理组织从层级制往扁平化、柔性化转型。例如，DeepSeek
采用“小而美”的扁平化研发架构，经由无固定分工的去中心化小组合作来提高决策效率与创新积

极性［24］。该决策模式的革新，不仅有效降低了决策成本和沟通成本，还实时增进了决策的现实适应

性与方案有效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

数字政府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除了采用整合公共数据资源的办法进行

数字赋能外，地方政府往往还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完善政策制定流程，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与实效

性，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25］。这种“数据+算法”的决策模式，正逐步成为

数字时代下政府、企事业单位管理决策的核心样式，推动各市场主体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综合

提升。

（二）效率提升：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流程高效化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环节即为生产流程的优化升级。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与生产流程的深度

结合，推动生产方式从“规模化标准化”过渡到“定制化柔性化”的发展阶段，实现生产效率的颠覆性

提升。在生产制造阶段，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数字孪生、边缘计算等技术，上下游企业共

同实现了生产进程的自动化、智能化与可视化。其中，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能精准实施重复

性、高强度的生产任务，显著提升生产精度及生产效率，降低不必要的生产人为错漏［26］。此外，数字

孪生技术凭借构建物理实体的虚拟模样，还能实现生产流程的模拟优化及实时指挥，进而缩减试错

的费用与生产损耗［27］。
数据要素在生产流程中具有关键的赋能功效。通过生产环节中的实时数据采集，人工智能算

法会帮助企业动态改良生产参数、分配生产资源，模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28］。具体而言，智

能制造企业凭借物联网技术采集设备运行的数据，进而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预测性维护工作，能

最大限度减小设备故障率和停机的时长。同时，生产厂商依托用户需求数据开展个性化生产和市

场响应模拟，可以最大范围顺应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定制化的需求。这种借由数据驱动而催生的

生产模式，冲破了传统生产流程的刚性禁锢，增进了生产消费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适配性。

人工智能技术同样推动了生产流程走向集成与协同的现代化方向。依靠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人

工智能工具，企业能实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环节的数据互动、信息共享与流程协同，加快产

品生命周期周转，增强市场响应的即时性和灵敏度。在汽车制造行业，采用整合供应链数据、生产

数据和市场数据的方式，企业可实现零部件供应、生产调度和产品交付的精确协同，极大提升了生

产效率并稳固供应链的生产韧性。生产流程实施高效化变革，能直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同时

还催生了新的生产模式与业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孵化注入强劲动力。

（三）结构优化：产业结构重塑与经营策略调整

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与应用，正在改变产业间的关联形式和产业内部的组织格局，促进

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升级。就产业间的融合而言，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

生产边界和效能禁锢，推动了各类产业的深度融合与转型发展。在农业领域，借助物联网、人工智

能技术，企业可实时动态地达成精准种植、智能养殖的前瞻目标，推动农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在工业领域，制造业通过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和多重捆绑，以链式联动的方式带动了服务型制造、

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业态的诞生。在第三产业领域，服务业凭借数字技术形成了线上线下融合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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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模式，拓展了智慧消费的服务场景及边界范畴。这种新型产业融合范式，加快了资源跨产

业、跨领域优化配置的步伐，有效增进了产业体系的整体效率与完善步伐。

就产业内结构优化而言，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迈进。在

传统行业里，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如传统纺织、钢铁等产业引入智能生产设备及数据分析系统后，企业可通过提升生产工艺的方式降

低能源消耗及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产业的更新升级。在新兴行业，数据要素化和人工智能融合应用

可帮助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速拓展，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十五五”时期，人工智

能、新能源、新材料、量子信息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可引发并催生一批新产业、新业务形式、新模式，

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端化、现代化迈进。

产业结构重塑的时代号召要求企业经营策略也作出相应调整。具体而言，企业竞相把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作为核心战略，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在市场策略这

个范畴，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做到产品个性化定制及营销精准化开展。从竞

争策略角度看，企业则着重进行核心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经由技术壁垒的构建来增强竞争水平。

就供应链合作的博弈策略而言，企业积极加入产业联盟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可经由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的方式来增进创新能力。这种经营策略的转化，可以让企业更好地契合数字时代的产业

变革，掌握“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契机。

（四）绿色创新：供应链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数据要素化后的新质生产力呈现出绿色低碳的鲜明特质。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的融合应用，

为供应链的低碳转型提供了有效方法和落地方案，可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统一。在传统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往往存在资源配置低效、能耗偏高、碳排放量大等

问题与堵点，而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优化供应链的资源配置，进而减少能源消耗、降低

碳排放，实现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持续健康发展。

就资源配置优化而言，人工智能算法能依据实时数据动态配置供应链各项生产、运输、仓储等

环节，实现要素禀赋和生产资源的精准匹配及高效运用。在生产侧，依靠大数据分析对市场需求进

行预测，企业能实地实时优化生产规划与库存管控，缩减库存积压和资源的无谓浪费，整个社会的

无谓损失也随之减少。在运输侧，依靠智能物流调度系统优化运输线路，企业还能缩减运输过程中

的能耗与碳排放。在能源结构转换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带动新能源在供应链中的普遍应用，实现能

源消费结构的普遍优化。进一步依靠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可再生能源的高效调度与运用，可有

效弱化企业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数据要素可追溯这一属性为供应链低碳转型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构建区块链供应链追溯体

系，企业可以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跟踪与全域核算。这种形式可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数

据支持，企业可凭借数据追溯来识别供应链中的高碳排放环节，进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减碳措施。

同时，消费者也可借助追溯系统和碳排放标签知晓产品的低碳特性，从而政府可有效落实绿色消费

的引导与宣传。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优化供应链的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促进企业废弃物的回

收再利用，进而推动资源的循环再生，实现供应链闭环的持续健康发展。

供应链实施低碳转型不仅与新发展理念的要求相符，更成为企业提高竞争软实力的关键途径。

在全球碳中和发展新阶段，低碳供应链能协助企业降低政策风险，获得绿色发展的风险溢价，实现

长久性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体现绿色低碳的供应链模式，正愈发成为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显著标志，驱动产业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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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五”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数字时代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场景及支撑条件。数智技术打破了时间、空间和信

息的约束，数据成为传统生产要素实现价值倍增的催化剂。同时，人工智能既具备科技创新属性，

又具备产业创新属性，成为带动两创融合的核心关键支点［29］。因此，数字产业通过借助培育新型劳

动者、催生新型劳动资料、孕育新型劳动对象来重塑生产体系。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全盘掌握数

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途径，不仅是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的现实需求，更

是“十五五”时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考量。

（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与推动数实深度融合

技术创新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技术转变为

现实生产力的关键路径。数字时代的技术突破不再只停留在单一领域的线性进展，而是显示出多

学科交叉、多技术融汇的集群化特征，人工智能、算力算法、量子技术等成了核心突破方向［30］。从实

际践行的角度看，要聚焦于基础研究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构建一套“基础研究—技术研发—

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一方面，政府应对芯片、核心工业软件、基础算法等“卡脖子”领域加

大投入规模，借助新型举国体制的长处，依靠“揭榜挂帅”等机制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干劲。另一方

面，监管主体可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创立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

用携手开展创新，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水平。

数实深度融合是借助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依托。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依靠数据要素化驱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

流、物流实现优化配置，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在制造业范畴，依靠工

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完成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改造，企业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在

农业领域，采用物联网和精准种植技术推动智慧农业拓展，可实现既高效又绿色的农业生产。就服

务业领域而言，依靠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拓展服务范畴，能显著增强企业的服务精准性与

覆盖广度。值得注意的是，数实融合应避免掉进“重技术轻应用”的陷阱，企业数字转型应贴合产业

实际需求，助力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

（二）拓展劳动对象范围与深化数据要素应用

劳动对象的拓展、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映射。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洪流中，劳动对象已

从传统物质形态进化为物质与非物质形态并存。传统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主要限定在自然资源、农

业产品、制造业原料这类有形物质上，而数字技术的进步使数据、信息、知识等非物质形态成为重要

劳动对象，进而劳动对象转向虚拟化、数字化。此过程中，数字产业直接把数据要素当作加工对象，

以数据挖掘、清洗、加工、存储等流程，衍生发展出大数据产品、数字服务等新式产品与服务，催生了

小众经济、即时经济等新兴业态。简而言之，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劳动对象，以数字化改造推动传统

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传统劳动对象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31］。
数字时代，数据要素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高效化配置及深层级应用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支撑点。数据要素呈现非物质性、非消耗性、共享性等特质，能够借助乘数效应放大其余组合生产

要素的效能，引领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增长。具体而言，深化数据要素应用应从三个维度发力：一是

完善针对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形成数据确权、定价、交易、安全保障等制度体系，破除“数据

孤岛”，促使数据要素自由流徙；二是推进数据基础设施的搭建工作，增强数据存储、计算以及传输

的能力，构建高效的数据治理体系，保障数据的安全及合规运用［32］；三是驱动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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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深度融合，采用“数据×劳动”“数据×资本”的模式优化要素配置，做到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回报率

的双重提高。

（三）优化创新创业政策环境与国家治理模式

优质的制度环境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保障。数字时代的制度创新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新特性、新诉求，构建“激励创新+宽容审慎”的政策体系尤为必要。就政策支持而言，政府应针对创

新创业全生命周期的需求，调整优化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工具。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大对基础研

究、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是重中之重。政府应积极开办未来产业专项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向科技创

新领域汇聚。同时，央行和金管局在金融政策施政上应秉持培育长期投资资本和耐心资本的原则，

完备多层级资本市场体系，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在税收政

策方面，政府应采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大幅降低创新成本。在监

管政策方面，政府可因地制宜，采用类似“监管沙盒”的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在保障安全的情形

下，政府应积极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创业试错空间和创新失败容忍度，防止过度监管扼杀

创新活力［33］。

国家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字制度底座。凭借数智技术为治理现代化

赋能，基层政府能有效提升治理成效和服务水平。数字时代下，国家治理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相关技术，构建“数据引领+精准高效”的治理体系。在市场监管范畴内，政府通过大数据、

算法等技术可实现对市场行为的实时监测与精准监管，阻挡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出现。在公共

服务范畴内，利用数字政府建设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与信息孤岛，各监管部门可有效实现公共服务的

普遍惠及与便捷链接。在风险防控的范畴内，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建立风险预警模型，政

府可因地制宜地加大对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安全风险的防控力度。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数字治理

领域的制度建设，厘清数据治理的权责边界，规范算法应用，切实保障数字治理的公平与透明［34］。

（四）有序推进产业协同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协同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途径。凭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深度结

合，政企合作能形成促进产业发展的合力。数字时代的产业协同不再被限制在单一产业内的系统

协同，而是呈现跨行业、跨范畴、跨区域的协同特征。一方面，政府应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

业协同成长，依靠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政府应促进数字产业与实体经济协同演进，数字产业为实体经济给予技术支撑与要素保

障，实体经济为数字产业的成长提供基础及应用场景。就产业协同机制建设而言，应形成以龙头企

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后盾的产业生态体系，激励龙头企业开放技术、平台、数据等资源，带动中小

企业一起开展协同创新。与此同时，强化产业联盟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产业联盟建设

可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达成合作共赢局面，增强产业链全方位的竞争实力［35］。

新质生产力全面发展必然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可实现资源要素的恰当

配置与高效发挥。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的禁锢，为区域协调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门［36］。一

方面，各地政府应主动带动区域间产业分工合作，依照不同区域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塑造“核心

引领+多点支撑”的空间布局，造就优势互补、联合发展的区域产业体系［37］；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积

极建设统一大市场，形成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格局，依靠数字基础设施达成互联互通的高水平开放

态势，冲破区域间的行政阻碍与市场分割局面，达成数据、人才、技术等要素跨区域的优化布局与排

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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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 Strategic research on data 
factorization and industrial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ang Song1a， Xu Zheng1b， Jiang Xiaopeng2

（1. a. Department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b.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Nanjing 210009， P. R. China； 2. Institute of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77， P. R. 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accelerate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
strengthening,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new form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with key features such as 
data element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is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adig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tre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Its core 
production factor data has such attributes as non competitive overlapping low marginal costs, coexistence of non 
exclusivity and exclusivity, real-time interaction and positive externalities, and clear property rights to promote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k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ignificantly advantageous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From an internal logic perspective, the digitization of 
data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changes 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s, and the value effect of data assets.  The elementization of data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capacity evolving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collaboration to cross domain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and the decision-making mode shifts from experience driven to intelligent drive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as shifted from hierarchical to flat and networke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 has 
shifted from passive adaptation to active optim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mode has transitioned from large-
scal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to customized production; The value creation of data assets is achieved through 
multiplier effects, network effects, and synergies.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elements 
lea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adigm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production process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upply chain systems.  In terms of practical approac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expand the scope of labor objects and deepen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elements; optimiz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order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regions.  These paths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realiz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u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digital era, promoting China’s dominant position in global 
competition,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overall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elem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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